Briefing of the Interview with Liu Chi by 梁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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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像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
星海的《救国军歌》、麦新的《大刀
进行曲》、郑律成的《八路军进行
曲》等佳作。他们都在努力解决中
国军歌的民族化问题，并取得了优
异的成就，而并非到了刘炽的《胜利
鼓舞》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又如他在谈到秦腔《血泪仇》
和歌剧《血泪仇》的比较时说 ：
“我们对陕甘宁的‘民众剧团’不
满意，因他们并不真正懂得秦腔。
他们剧团有一群延安的中学生。马
健翎当时是延安的国民党的中学
生的语文教员。”话语中表现出对
民众剧团和马健翎的某种不尊重，
并提到马健翎和国民党的关系，这
明显是“党派思维”的自然流露。
再如，刘炽在谈到秧歌剧《下
南路》时说到了《东方红》这首歌
曲的产生、演变经过，其中片面、绝
对的观点我已经在前面第三条中
做了说明。
一个人太自信的话，他就必然
会出现一些片面性，这是很自然的
事情，听者、读者冷静一些，并有自
己的理论思考，也就可以了。
刘炽在和我们谈话的时候，他
的年龄约五十八九岁，身体还很硬
朗。他已经从“文革”的阴影中走
了出来，心里怀着巨大的创作热
情。在和我们谈话的最后一部分，
谈到了他的创作计划和理想 ：正
在非常投入地写作歌剧《屈原》，
除了不断谱写他所擅长的歌曲和
电影音乐之外，还准备在将来要写
交响乐、协奏曲和交响组曲……创
作理想宏大得很。
刘炽在和我们谈话的一年多
之后，即陷入了一场舍生忘死的
黄昏之恋。原因是在“文革”之
前就与刘炽有通信和情感联系的
“一位女青年”，在1981年9月又
到北京和刘炽见了面，从此双方旧
情横炽，不复能制，恰如野火遇春
风。此后刘炽下定决心离开原来
的家庭，经历了五年离婚诉讼，八
年离婚大战，相当于他在延安度过
的“八年抗战”。最后他和原妻柳
春离婚，与相恋的“女青年”结婚。
这是刘炽晚年的“生死之恋”，同
样的赤诚而沸炽。
八年抗日战争，带来了音乐创
作上的一个“刘炽时代”，那就是
以《翻身道情》《我的祖国》《祖
国颂》《新疆好》等歌曲为代表的
四五十年代刘炽的音乐创作。八
年婚姻战争，带来了刘炽音乐创作
上的一片荒芜空白。这不仅是刘
炽个人的损失，也是中国音乐的一
大损失，真的很可惜。当他终于再
次走进新婚殿堂时，刘炽老矣，不
复当年。他跟我们说过的那些宏
大的创作计划，都随着癫狂的黄昏
之恋而烟消云散。
也不能将刘炽晚年没有留下
优秀音乐作品的原因完全归咎于
“婚姻战争”。实际上恋爱往往能
给作曲家带来极大的创作推动力，
写不出好作品的原因总是多方面
的。因为在刘炽的黄昏之恋爆发
前，有好几年的时间对他来说是顺
风顺水的，是他音乐创作的最好的
时机，他也没有能够留下一些优秀
的作品。作曲家都是属于特定时代
的，刘炽的音乐属于20世纪四五十
年代。
人生总是有遗憾的，欢乐和遗
憾总是相互交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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